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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丛林
周晓波

刘福田

微笑如花绽放，不管是智障人脸上
呆板僵硬的笑，还是盲童始终挂在嘴角
的笑，以及人们路遇时相互间示意的
笑，这淡淡的微笑是心境坦然、和善友
好的展现，是心灵的力量，是绽放着禅
意的莲花。

（一）
有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话：无论

你走到那个地方，所能见到的智障人脸
上都挂着一样的微笑，几乎是格式化的
一致。我虽然对这种绝对的定论不尽
苟同，但仔细想想也颇有几分道理。

我今年外出几次，曾到过海拉尔、
呼伦贝尔、哈尔滨等地，有意无意地观
察过所遇到游走的智障人，其间不乏有
不停地喃喃自语者，委实有不少的智障
者，脸上一直僵硬地挂着微笑，从不在
意别人何等的目光，那微笑始终超脱地
洋溢在脸上。

（二）
我在开封火车站的北面那个低

矮平房密集的住宅区，常见到过一个

不满 10 岁的盲童。他深陷的两个眼
窝，让整张脸多了几分“骷髅” 感，
显得有些狰狞。

我多次见到这位盲童，他每一次行
走都是用手先触摸熟悉的参照物，以至
于墙体上那几个位置，都泛着滑滑的亮
光。这位盲童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
生活在一起，我听到过盲童喊她“奶奶”。

每次见到这位盲童，他从未闲过
手，总是在帮奶奶做些家务，要么是
摸索着剥花生，要么是在自己两个膝
盖上有规律地缠着毛线。但无论何
时何地，盲童总是嘴角上扬，满脸都
是灿烂的微笑。

我曾无意间听到过一次这祖孙的
对话，奶奶对盲童说：“对面矮墙上的眉
豆开满了紫色的花，墙角的丝瓜爬满了
架，满架都是焦黄的花……”盲童听得
有滋有味，微笑溢满脸庞，幸福而专注。

开封一位知情的同事告诉我，盲童
是个不幸的孩子，出生就没有见到过光
亮。狠心的父母曾多次想把他遗弃，是
他的奶奶执意留下，用米汤一天天喂养
大的，这孩子也出奇地懂事，无论日子

怎样跌跌撞撞，总是微笑着面对。
（三）

行走上下班的途中，总能遇到一些
过去的同事、熟人，哪怕隔路相望，我们
总是微笑着相互示意。

阎主任是我最近途中遇到最多的
一位，我们曾在一起工作六年。每次见
面，他总是微笑，同事间没人不说阎主
任的好。他也经常劝说年轻同事：多与
人为善、与人为友，真诚地微笑着面对
日常工作，整个空间都是阳光灿烂的
……

我在四川成都宝光寺看到过这样
一个楹联：你眉头着什么急，但能安分
守贫，便收得和气一团，常向众人开口
笑；我肚皮这般样大，总不愁吃虑穿，只
讲个包罗万物，自然无事放心宽。

这微笑里有春雨的清幽、夏阳的炽
热、秋风的醇厚、冬霜的清冽，每一个笑
靥里都有生命本色的光芒，盎然的微笑
像湛蓝的湖，轻轻荡漾在脸庞，没有一
丝涟漪，远离尘嚣，淡泊宁静，总有说不
完、道不尽的禅意在其间，犹如莲花般
徐徐地绽放。

微笑是绽放禅意的莲花

北风如刀，毛雨似箭，王敏之走出屋来，
顺着坑坑洼洼的石板路散漫地走着，无意间
听到两个女人的对话。

“倪小艳和林老板闹得满城风雨，王老
师好像并不知道。”

“这是钱害人，林老板那样的大款，哪个
女人不动心？”

“王老师是大好人，戴顶绿帽子也太冤
了。”

王敏之这才明白，那天晚上的一巴掌不
过是导火线，就像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都有
导火索，而导火索并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

傍晚，纷纷扬扬下起雪来。王敏之像个
侦探，坐在副食店对门湘运汽车站候车室

里，装模作样捧着一本杂志。拖儿带女、扛
箱提包回家过年的，披着一身雪花走进候车
室，呵着白气寻找座位，也有从后面双合玻
璃门进来，匆匆穿过候车室，消失在纷纷扬
扬的风雪中。

林志发走进店里去，不一会，就和倪小
艳出来，沉重的卷闸门“哗啦”一声关上了。
倪小艳亲昵地挽着林志发，踏着薄薄的积
雪，相拥着朝教委宿舍方向走去。王敏之胸
中烈火燃烧，眼睛也红了，在他的记忆中，倪
小艳对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亲热过。

王敏之丢掉杂志，猎犬似地跟上去。
他走走停停，不时在电杆后面、墙角落里
藏住身体。他们走进教委宿舍，不一会，

岳母带着小芹打着雨伞出来，朝倪小飞家
的方向走了。

王敏之盯着二楼那个窗口的灯光，耐心
地等待着。雪花落在身上，把他塑造成冰
雕。灯光终于熄灭，王敏之抖掉身上的雪
花，就往里面冲。可是，竟迈不开脚步。理
智在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想留住倪小
艳？这样一来，更加恩断义绝，更加痴心妄
想。想敲诈林志发？行为太卑鄙，为君子所
不齿。想把他们的丑事掀开，大做广告？她
是自己的妻子，这样做岂不在炫耀自己头上
的绿帽子如何“正宗”？雪纷纷扬扬的，他的
大脑也在纷纷扬扬。他不断地质问自己，还
是个男人吗？还有点骨气吗？怎么眼睁睁
看着妻子和别人鬼混而无动于衷？不行，不
能便宜这对狗男女！仇恨和愤怒使他热血
奔涌，直冲脑门，找到一根酒盅粗细的木棒，
像怒狮似的冲上去。仅仅上了几级台阶，又
停下了。呆了半晌，拖着铅一样的步履一步
一挨地退了出来。他在雪地上徘徊，不时抬
头望着那扇漆黑的窗户。雪地上的足迹凌
乱而层次分明，就像印象派画家的杰作。

王敏之终于抛了木棒，带着一身棉絮般

的雪花，拐进一家小酒店。酒店里客人不
少，他选了靠墙角的一张空桌子，随意点
了两样菜，要了一瓶高度白酒，咬开瓶盖，
就往嘴里灌。酒团从喉间落下去，火苗儿
就在胸腔里翻卷，燎原，发出滋滋的声响，
身体里的血液很快燃烧起来。他又倒了
一杯，灌将下去。这个时候，他感到窒
息。脖子被人卡住，额头勒着“紧箍咒”，
心脏像断了线的风筝，摇摇荡荡坠向无底
的深渊……喝酒的客人兴高采烈，大声说
笑，谁也没有在意王敏之。

“哇”的一声吐了，一腔秽物源源不断喷
到地板上。心里感到舒服些，可鼻腔里喷进
了食品，又胀又辣，难受得泪流满面，想掏兜
里的手帕，手僵直直地不听使唤。老板走了
过来，一边打扫地面上的秽物，一边关切地
询问。王敏之倒出一杯酒，又要喝，被老板
拦住。

“不让喝？我付了钱……”
“老兄，你醉了。”老板麻利地将酒杯和

酒瓶拿走了。
“我没醉，拿我的酒来。”

（108）（未完待续）

黄三丛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虽然住在偏远的山村，却因
乱砍滥伐，山上光秃秃的，燃料紧缺。好在王太原一带出
煤炭，大家就去挑来烧。从家里到煤炭山回转一趟60多
里，我刚从学校回乡务农，繁重的体力活有点勉为其难。
可父母年事已高，我婚后又要养家糊口，责无旁贷。每次
出门，家人就早早起床煮好饭菜，让我吃过后还给盛一碗
带上。

清晨空气清新，精神也充沛，同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天南
海北侃大山，倒也惬意，太阳才露脸就翻过几个山头。可是
兴致也会疲软，大家的话匣关了，脚下的羊肠小道变得坎坷
难行起来，猛然踢上一个树茬或石棱，会往前踉跄几步险些
摔倒。烈日当头晒得浑身火辣辣地燥热。脚上套着轮胎皮
割的凉鞋，疾走中硌得脚板起了血泡，隐隐刺痛。我受着煎
熬，却不愿太草包，紧跟着队伍。

一番辗转，总算爬上半山腰的煤窑。当时的煤矿靠人
工开采，一筐筐从狭窄深远的坑道里拖出来。煤的价格不
贵，五角钱一百斤，有人讨价还价付三四角钱也行。要是自
己进坑道拖，还会更便宜点。我曾经进去过，戴上小矿灯，
拖着筐子，低头弯腰连走带爬，几分辛苦，不无恐怖。

走不上几里路，百十斤重的担子开始咬得肩膀隐隐
作痛，迈不上几步就要换肩，且频率越来越高。脚板上血
泡硌得钻心的痛。下坡时，小腿抽筋似的阵阵绞痛。脸
上汗爬水流，兼做搭肩的汗巾揩得湿透。因为清早的胃
口不好，吃得不多，这下肚子饿得咕咕叫，口也渴得冒
烟。数重磨难缠身，叫人几乎支撑不住……眼看着同伴
们一个个你追我赶逶迤前去，我只能望洋兴叹，找个树阴
歇下来。可路还远着呢，我留着饭不吃，只在附近找山泉
喝一气，等缓过劲来又继续赶路。

一步一挪完成行程一半的时候，我在一个破旧的亭子
上歇下来。感谢家人为我准备的饭食，虽然有些硬冷，吃得
如甘如饴。饭后精神陡增，担子仿佛轻松了一些，尽管腿肚
子走一步就牵扯着痛，脚板上又添几颗血泡，一路上歪歪扭
扭、颠颠簸簸，可被使命感催促着，不敢懈怠，只管机械地运
动。就这样走一程歇一阵，终于到了家。

家里不可一日不烧煤，我必须每隔七八天去挑一次，
渐渐磨炼出一副“铁”肩膀，挑着重担步伐矫健，虎虎生
风，和大家同起同落；胃也得到锻炼，清早饱吃一顿，耐得
住半天饿，不再带饭在路上吃；有时居然和同伴暗中争较
劲争高下，坚持不歇肩，一口气赶回家。当下午出集体工
遇到拖在后面回来的叔侄兄弟，我会送去勉励、赞赏的目
光和微笑。

十多年中，那条挑煤炭的路，除了洒下我无数的汗
水，还感受过我不断进取步伐的力度。

还想重走一趟当年挑煤炭的路，捡拾一些随汗珠植
入路上的梦的碎片。

挑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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